
诵可亲的经典 做有根基的人

余耀问 1：科技日新月异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已普及，我们还需要背诵吗？直接从电脑中或网络调用，不就可以了吗？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我想我们的“诵读”工作很难深入开展下去。我们对于知识有一种误解，认为它只是一种物品，是可以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的。比如从书本里搬到人的头脑中，以为这就是学习。的确，现代科技发达了，电脑的储存记忆能力相当惊人，知识可以储存于电脑之中。但是，电脑之中的“知识”只是“知识”，而我们要把“知识”转变为“智慧”才行。还是打个比方吧，“知识”是粮食，“智慧”是美酒。“美酒”的酿造离不开“粮食”，但“粮食”也绝不能替代“美酒”。粮食必须经过发酵，产生变化后才能成为“美酒”。这个发酵变化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我们运用知识，生成智慧的过程。所以，科技越发达，我们越需要自己的智慧，因此也越需要诵读经典。问 2：我们的课本上已选了将近 70首古诗词，还需要读诵其他经典吗？古诗词是经典，但经典不只是古诗词。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上下五千年，丰富的历史文化，造就许多“传世经典”。所以我们可读的经典还很多很多，诵读诗词只是入门而已。另外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人在 6—13 岁时记忆力是最好的，这个阶段“记性”强于“悟性”，因此，在这个黄金时段，多读多诵多记多背些对一生都能受用的经典很有必要，而且也很容易背诵。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说法：“13岁前应将这一生该读的书都吸收进去，然后再如牛反刍一样，用自己一生的经历与阅历去消化、吸收，把生活的知识转化为人生的智慧”。这对人的精神滋养有很大的意义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背诵这一简单的方法，也不要忽视 6—13 岁这一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。只要每天坚持 15—20 分钟，我想这会对你的一辈子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看有关扬振宁教授的成长事迹，相信你会赞同我的这一看法的。问 3：如今也有学者反对成人与少儿“读经”，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“思考”与“创新”，而



不是从先人那儿接受束缚思想的“包袱”。这种情况确实有，而且呼声不小。我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的。首先是对中国传统的定位。“传统文化”与“文化传统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“传统文化”中是有不少不合时宜的东西存在，但“文化传统”的精神却不可缺失。孔夫子常被人苛责，认为他“述而不作”，其实夫子“删读书，定礼乐”作在其中 ，他选什么，删什么，改什么，本身就体现了他自己的创见与自己的思考。说到“创新”，在商汤时代，就有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铭鉴，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创新精髓。我们不能狂妄自大，也不能妄自菲薄。历史的积淀可能是历史的包袱，它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但也可以转化为历史的经验与智慧，启发着下一代不要重复前人的“弯路”。我们都知道牛顿有句名言“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会看得更远。”我们站在五千年丰厚的积累上，不是能看得更远吗？其二，师古而不泥古，才是文化传统的精髓。佛门中有句话“迷时法华转，悟时转法华”，儒家有“我注六经，六经注我”的境界之别。你能说这不是提倡独立思考，注重自我的例子吗？问 4：这是重蹈覆辙，是开“历史的倒车”吗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曾有两次反对“读经”的呼声最高。第一个是“五四”时期，那时“反对读经”是为了寻求能解决国家衰败，维新图强的途径。结果是普及了教育，同时也斩断了文化的根脉，变成了子孙读不懂祖先留下的书，无法传承先人的文化与智慧。所以老辈们如唐德刚先生在反省“五四”运动得失时，也有过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；第二个是在“文革”时期，那时有所谓“破四旧”之说，目的是想砸烂一个旧社会，建设一个新中国。但是事与愿违，空前的浩劫，让中国文化有遭重创。不仅是文献的毁失，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背离，乡愿之风盛行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人的“士”气不振。我们今天重新捧起经典，除了积累优美的语言之外，还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去承接它所负载的文化内涵，铸就“正直向上”的个性，也就是孟子所讲的善养“浩然之气”。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确有糟粕，但文化传统的精髓不能一齐抛弃。此外，我们诵读的大部分是“元典”，是中华文化的本源，而非后世为帝王将相所利用的权谋策记，古语云：“正人用邪法，邪法也正；



邪人用正法，正法也邪。”我看，关键是在塑造人，成大器大用之才具。所谓“德才兼备”，再加上个“量”字，有德有量，假以时日，必有才用。少年时代是成就“大器”的最佳时期。有了这样的胸襟与眼光，必然不会重走旧路，而是更加志求创新。以古鉴今，谏往知来。历史的经验，也是的历史智慧。问 5：现在全国有许多机构开展了青少年诵经活动，请问“亲近母语”的经典诵读与“读经工程”有什么不同？近年来，国内确实掀起了一股“读经”的热潮，各种推广机构也很多。可以坦言“亲近母语”的诵读不是最大、最好的，但我们有自己的思考，力争在诵读的操作层面上有所建树。我们将“诵读经典”和“阅读名著”、“朗读美文”形成一个阅读体系。“亲近母语”的诵读活动首先是选取诵读内容上与目前国内诵经活动有所区别。我们选取的首要标准是语言的经典，因为毕竟我们是立足于母语教育的出发点思考的。我们不是局限于传统的儒学四书、五经，而力求让学生早些接触一些语言生动活泼的蒙学语言经典，所以我们有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和对联及诸子言选，其中有些甚至是些宗教的经典。这些选文，是基于我们对诵言的可诵读性考虑的。我们提出“诵可亲的经典”，“可亲”是让孩子觉得亲切，能亲近，乐于接受。当然，中国历代标榜“文以载道”，讲求“文道统一”，因此，许多语言上的经典，也是道德训诫上的典范。不过，我们仍然不主张，让学生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。我们只想在 6—13 岁这个人生记忆黄金时段，“吞食”一些有营养价值的“文化粮食”，至于消化吸收，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与个人的经历与阅历有很大的关系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《老子》虽然只有区区五千言，可历代评注老子的文章可止千万言，但是否都符合老子的本意呢？这很难说清楚，或许是各个人心目中的“老子”吧，西方有学者认为阅读的本义在于“误读”，这种赋予文本新的含义的解读，是阅读个性的体现，也是读者思考的结果。孟子也说过：“尽信书，不若无书”，他也主张不唯书，而要独立思考。问 6：“亲近母语”诵读的内容有哪些呢？选编思想如何？



上面我们提到“亲近母语”诵读的经典首要是语言上的经典，所以在诵读活动的开始我们安排了朗朗上口的童谣，进而诵读《三字经》。对于《三字经》我们选了十六个经典的片断，淡化它的训诫内容，而重点在音韵与可读性上，让孩子觉得可亲、可近，有趣味、有意思。接着我们精选了唐诗、宋词与元曲中文辞经典，意境优美的精品进行诵读。我们还注意到汉语中“对联”这特殊现象，请专家在《笠翁韵语》的基础上，删、增、修改，新编韵语、联语，让孩子在朗朗书声中，感受音韵的美妙，为语感的培养打下一定基础。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等传世经典我们采用选取精彩语段和元典切片的方法，让学生涵泳玩味。所谓“精彩语段”是撷取经典之中流传最广的语段进行诵读；所谓“元典切片”是选取相对完整的章节进行诵读，比如《论语》中我们重点选了《学而》、《为政》、和《里仁》三章，因为这三章是《论语》中的“灵魂”。对于年长些的孩子，我们则选用了一些优美的短篇散文，如《诫子书》、《归去来辞》、《兰亭集序》等领着孩子诵读。一方面让孩子开眼界，长见识，另一方面，也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了解，由生疏而熟识，进而产生亲切感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选用的是元典原本，不是后世某家的评注本。原因是尽可能地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，而不是被人利用的僵化了、教条了的文本经典。这也是我们对“母语”这一个人类母体语言文化的更深层次体认。问 7：孩子太小，有些道理不见得能理解，一股脑灌下去，孩子不厌烦吗？效果大吗？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认识，认为孩子理解了就是学会了。这其实也是一种“功利”的读书，有许多事不是立竿见影式的，而是长期积累渐进式的过程。现代人讲求高效提速，“速食快餐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显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，使这个时代越来越浮躁，越来越功利。学识涵养、风度气质是无形的，是长期浸 、熏陶、滋养而成的。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一口吃成个胖子。故而不能性急，性急则气燥，自然会心浮。说到孩子的厌烦。我想从自己的实际观察来说，孩子厌烦的是我们不当的教育方法，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孩子不喜欢经典名著。在实践中，我们发现暗示的心理作用非常明显。往往是成人说什么，



就能给孩子一种暗示，于是在潜意识中欣然接受，接下来便会按成人的思维发展。当然其中也许会有几个“另类”，但作为一种“另类”是不被大家认同的，也不受大家重视，所以任其“自生自灭”。比如有的教育专家甚至伟大人物说：“孩子的天性是好动的”。可是我们去观察婴幼儿，也有特别静的时候，也可能盯着一个地方看上几个小时，《大学》之中提出了“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”，强调了后天的学养，回复到先天的道路。“静”是中心、核心，“动”是在“不动”的基础之上而安立的。问 8： “亲近母语”诵读的内容很少有讲解，学生不懂，还愿背诵这些拗口的文章吗？晋代大文学家陶渊明说过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其实，这样做多了几分空闲，多了几分涵泳、反刍的时间。可以这么说：“不求甚解”反而更利于“解”，自己的“证解”。在佛学上有一种说法，认为“知解”也是一种障碍，叫“所知障”。故宗教行者是不作学者型的分析求解的，而是一门心思，全部投入，熟读成诵，以“经”解“经”，前后文互解贯通，而达“桶底脱落”之境，豁然开朗，恍然大悟，收益自在“知少为足”之上了。其二，讲解也是有一定方法的。经、史合参是一种重要方法。我认为被称得上“经典”的都是有一定的代表性，讲的都是大原则，大方向，可能哲学上的思考较多。但若未经事实证明的原则、理论，往往不容易被人接受。所以用已有的经验来印证“经”的正确性，有助于“经”的理解，也有助于人的接受。所以在诵读过程中，我们主张正音顺句为主，至于理解，则常以小故事来启发学生自己判断、思考。另外，诗、词、曲及一些散文中，用典故很多，一两个典故了解了，这首诗或这篇文也就理解了。中国文化（也可泛指东方文化）的一个特点是重感悟、重意象。“得意而忘言”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，需要在反复语境中涵泳体会。熟读成诵，是我们诵读的基本方法。也许你认为反复读一个内容会枯燥的，但我们对儿童的观察却发现，孩子在学习的时候，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内容，我想只要引导得当，让孩子保持求知的兴趣，他们是会愉快地诵读的，而且记忆的速度会越来越快。也许你会认为这有点像“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”，但“有口无心”恰是无意识的记忆，效果是最好的，让人一辈子难忘。已有脑科学家发现长期诵读可使左、右大脑得到深度开发，可帮助孩子



寻找到静定的空间。所以，“不求甚解”和“熟读成诵”是我们诵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，掌握这两个原则可以很轻松的开展经典诵读活动。不信的话，可以试一试，用实践来证明一切。


